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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阐明了分工视角下女性地位的变化过程，指出女性地位随着

氏族的消失，表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回答了女性所受压迫的私有制根源

和解放的方向。论文旨在从分工视角下，探寻这两本著作所蕴含的恩格斯女性解放思想，旨在阐明恩格

斯所提倡的女性解放所依靠的不是氏族社会的回归，而是依靠生产力的发展，实现女性地位的复归。恩

格斯女性解放思想对于推动家庭职责男女共同承担、维持两性婚姻稳定、促进男女劳动市场公平提供了

理论依据，对改善新时代女性地位具有启示作用。 
 
关键词 

女性解放，分工，私有制，启示 

 
 

Engels’ Women’s Liberation Theory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Taking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as an 
Example 

Jiajia Yuan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Received: Jan. 30th, 2024; accepted: Mar. 8th, 2024; published: Mar. 15th, 2024 

 
 

 
Abstract 
In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Engels explained the changing proces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3065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3065
https://www.hanspub.org/


袁佳佳 
 

 

DOI: 10.12677/acpp.2024.133065 432 哲学进展 
 

of women’s stat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vision of labor and pointed out that women’s status 
showed a downward trend with the disappearance of clans. In The German Ideology, Engels ans-
wered the source of women’s oppression of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direction of lib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vision of labor, the thesis aims to explore Engels’s thoughts on female libera-
tion contained in these two works, and to clarify that the female liberation advocated by Engels re-
lies not on the return of clan society, but on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to realize the re-
turn of female status. Engels’ thought of female liberation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shared responsibility of family between men and women,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marriage 
between men and women, and promoting the fairness of labor market between men and women, 
and has an enlightening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status of wome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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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作为一部揭示古代社会发展规律和国家起源的著

作，它虽然没有直接就女性解放这一问题进行系统论述，但是在阐释分工理论的过程中对于女性问题给

予了关注和思考。然而，若是想要把握分工角度下关于女性解放的真正含义，还是应当回归到马克思和

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在《形态》一书中，二人从真正的分工角度出

发，预示了私有制必将灭亡的未来，揭示出了私有制灭亡的关键在于彻底的分工。彻底的分工会促使生

产力持续发展，从而淘汰旧的生产关系。只有消灭了私人占有的所有制形式，女性的解放才有可能。 

2. 《起源》中关于分工和女性地位的分析 

恩格斯在《起源》中揭露出人类社会主要分为三个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前两个

时代分别分为低、中、高三个阶段。在蒙昧时代，人类依赖于天然产物生存，并逐步开始制作和使用工

具。在野蛮时期，人类依靠自身的活动影响天然产物的产量。在文明时代，人类开始对天然产物进行加

工。在为了满足自身存在的过程中，人类群体内部对劳动进行自发分工。 
在蒙昧时代的低级和中级阶段，人类生活与猿人无异，分工无法产生。直到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和

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社会逐渐形成一种基于性别、自然而然产生的分工。人类依赖土地生活，土地归

氏族所有，社会以一种原始氏族的形式存在。生活资料的匮乏使得个人只有依赖于氏族的力量才能够保

证自身存在。氏族对个人的生存起决定作用。个体家庭与氏族之间不存在着明显的界限，家务劳动即是

公共劳动。巴霍芬对此时的氏族状况进行考察发现其内部流行着一种以女系为家庭中心所连接的世族。

他将以母亲作为世系的连结，并由此发展出来的女性继承关系，称为“母权制”。在群婚家庭中，“谁

是某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不确定的，但谁是孩子的母亲则是确定的。”[1]在氏族中，孩子是所有人的孩子，

女性对所有的子女承担相同的义务，但作为自己亲生孩子的母亲，她具有能够将自己亲生的孩子与其他

的子女区分开来的能力，男性则没有，这就意味着氏族中的世系就只能从母亲这方面来确定。恩格斯将

此时的男女关系描述为：“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男子是森林的主人，妇女是家里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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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为此必需的工具”，“妇女管家、制备食物

和衣服——做饭、纺织、缝纫”[1]。在母权制氏族中，男女关系呈现出一种各自平等的和谐局面，女性

起到决定作用，受到整个氏族的尊重，她甚至拥有撤换酋长的权利。 
随后，社会又经历三次大分工，私有制在此过程中逐步得到落实。由于畜牧业与农业分离，自然而

然的分工转变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不同部落之间经常发生交换得以可能，为私人占

有的所有制形式提供了前提。此时，虽然土地依然是氏族共同所有的，但畜群作为一种生活资料成为了

男子的私有财产。氏族对于个人的约束开始松动，私人占有占优势开始成为社会的共识。接着，社会迎

来了第二次大分工。奴隶制的盛行使得生产力表现出超过社会基本生活资料的状态，一部分的劳动产品

的生产只是为了交换其他的产品。在这一阶段，土地使用权利的转变——从之前的公共使用变为了分配

给各个家庭使用，是私有制正式确立的标志。个体家庭成为了社会经济的最小单位，每个家庭拥有不同

程度的财富。家庭与氏族之间的界限明晰，家务劳动沦为一种完全的私人劳动。最后，出现了第三次社

会大分工。出于交换的目的，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阶级——“商人”，他们成为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中

间人，只从事产品交换，不从事产品生产，并且凭借金属货币的力量，使得从事生产的所有劳动者和一

切商品都必须匍匐在货币的脚下。换句话说，由于商人首先拥有货币，大众为了获得更多的货币，只能

向商人出售自己的土地。 
由于在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以后，分配方式并没有改变：谋取生活资料总是男子的事情，生活资料及

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一直是男性的财产，妇女只享受它们，并没有这些东西的所有权。这种分配方式虽

然在共产制的条件下不会造成什么数量、质量上的不平等，但在私人占有占优势的社会条件下，拥有经

济财富的人占据了绝对优势。因此，男女分工的内容虽然和之前一样，但男子凭借不断壮大的财产力量

占据了家庭中第一的位置，颠倒了家庭的关系，奠定了自己在家庭中唯一的家长权力，并建立起按照男

性为中心的世系继承方法。女性与男性的劳动相比，她们的劳动对于家庭来说变得不再重要，家务劳动

不再与男子劳动具有相同的意义。在男子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家庭形式中，“Familia”起初并不具有现代

家庭中含有温情意味的意思，而是指“属于一个人全体的奴隶”[1]。例如：在罗马人的家庭中，妻子和

子女都是男性家长的私产，与其他的奴隶相比，他们只是地位高一点而已。女性此时的劳动场所、时间

和内容已经固化，因为奴隶是没有选择的权利的。劳动固化带来的结果就是女性再也不能参加社会的公

共劳动了，并随着氏族的消失，社会上再也没有她们的位置了。恩格斯对此评价为，这是“女性具有世

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

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1]。 
恩格斯在描写分工过程中的女性地位变化时，发现在私人占有占优势的条件下，氏族不再具有保证

个人生存的力量，当它被国家取代后，女性的地位也随着氏族的消失表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随着分工

的不断发展，私有制逐步得以落实，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得到分化，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个人的生活再

也无需氏族保证。女性所拥有的能够撤换酋长的权利不再起效，她所承担的家庭劳动也随着私有制的到

来丧失了自己的价值，女性不仅需要忍受家庭中男子家长的压迫，而且还要面对在社会中屈于从属地位

所带来的影响。 

3. 《形态》中关于分工和女性解放的分析 

分工与私有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这是否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才是造成女性所遭

受压迫的原因？为了女性解放，现代社会需要回归到母系氏族社会？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氏族社会中，

私有制与当时的生产力并不匹配，社会中并没有生活资料剩余，无法满足私有制的前提条件。人们处于

私人占有占优势的社会，拥有越多的生活资料在社会中就越占有优势，当社会开始出现比原来多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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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时，这一部分的生产资料归于生产它的人，这部分人就自然成为了社会中的优势群体。换句话说，

女性所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的产生，因而私有制的终结是解决女性问题的关键。若是要找到女性所

受压迫的根源和解放的道路，还是应当回到《形态》中去，从真正的分工角度，对私有制的发展进行更

加深刻具体地分析，找到女性受到压迫的原因以及女性解放的方向。 
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真正的分工”角度揭示出社会分工在人类文明中的社会属性，

认为它是一种能够对私有制的演变形态进行更加深入、具体剖析的分工。书中，二人虽然没有描写“真

正的分工”的定义，但还是在书中对真正的分工进行了描写：“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

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2]。它的意思并不是之前的分工是虚假的分工，而是因为私有制的发展，社会

剩余财富的出现，使得部分人从物质劳动中脱离出来，转而进行精神劳动，此时的分工才得以演变为真

正的分工。“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

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2]这表明，分工发展程度的高低

决定着所有制的形式。在生产力低下，社会中的分工只有自然分工时，所有制的形式只能是公有制，而

当社会出现剩余财富时，所有制形式逐渐转为个人占有占优势的形式。“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

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2]换句话说，私有制与分工指

向的是同一件事情，分工是这件事具体的活动内容，私有制是这件事的结果，从分工到私有制转化的关

键在于分配方式。由于在分配中必然会存在质量上或数量上的不平等的问题，“于是私有制随着这种不

平等的出现，也逐渐落实”[3]，分工并不导致私有制从无到有的产生，只是在社会中起到“私人占有占

优势”的强化作用。 
恩格斯从整体上把握女性问题，认为其根本是阶级上的问题，在《起源》中表达了在私有制家庭中

存在阶级等级的观点：“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在家庭中，

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1]女性问题并不是部分人为了争取特权所捏造出的，而是真

正存在在女性生活中的问题。按照天赋进行分工，属于女性的家务劳动并不直接参与生活资料的生产，

因此，女性的问题不是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而是私有制导致的，由于私有制与分工指向的是同一个活

动，解决女性问题的关键也在于分工的消失。分工的不同使得社会出现不同的阶级，为使自身阶级利益

合理化，部分阶级选择通过夺取国家政权的方式，依靠国家力量将特殊的个人利益转变为了整个社会的

“普遍”的利益。然而，这种阶级的利益与全体人类的利益本身就相互冲突，有阶级就会有压迫，有压

迫就会有反抗，从历史发展来看，国家政权总是流转在不同的阶级手中，从氏族的覆灭到国家的诞生期

间就验证了一点。这并不意味着女性的解放需要消灭男性，同所有男性划分界限，将阶级问题理解为性

别问题是对恩格斯女性解放思想的曲解。 
在私有制社会中，真正的分工“产生一种外在于人的共同的力量，这种力量曾经推动着私有制发展，

更将推动私有制的消亡。”[3]。这种力量不仅表现为人的劳动不受自身所控制，还反过来压制人的生活。

这种现象被马克思称之为“异化”，并将其描述为“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2]
当从异化角度，来看待女性问题时，可以更加清楚的把握女性的处境。人的劳动处境与妇女生活处境相

同。异化表现为“个人(力量)所创造的(物)，如今却成为人们所不堪重负的(外在于人的物的力量)”[2]。
这种物的力量通过控制人劳动的时间与空间以达到控制人的目的，马克思将其表述为：“只要他不想失

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2]，能够控制人的原因在于“人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

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2]，个体必须保持这种状态以确保生活资料不丧失。反观私有制条件下女性的具

体生活，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所有物，男子为拥有更多的财产，女性必须承担生育责任并提供免费的家

务劳动。恩格斯将家务劳动描述为：“从前保证妇女在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同一原因——妇女只限于从事

家务劳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1]它不仅将女性困顿于家庭之中，还反过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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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在家庭中的家长地位，她参与家庭劳动的越多，被剥削的就越多。当女性大部分的时间都花费在家

庭上时，就没有其他的时间去参加社会劳动。由此，无产者被物的力量强迫进行劳动以及不能自由选择

个人劳动时间与个人劳动空间的情况与私有制条件下的女性总是被迫承担家务劳动以及劳动场所总是固

定在家庭中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同的，女性同无产阶级一样都面临着阶级的压迫和劳动的异化。 
在阶级社会中，人们处于一种相互对立的状态中——“大多数人成为没有财产的人，以及这些人与

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3]。由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必然会爆发

激烈的冲突，以使对方灭亡。资产阶级必将失败的原因在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要求出现一种新的所有

制形式与之相匹配，分工表现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要求更加普遍的世界性联系的需求”[3]，此刻

私有制不能满足世界性联系的需求，成为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么，与过去生产力相适应的、旧的私

有制一定会被淘汰。 
私有制的灭亡象征着阶级的消失，阶级的消失，证明分工不再具有控制人的能力。只有在这种情况

下劳动将会被自由的活动取代，女性才能得到解放。恩格斯认为经济上的不平等造成了两性在法律上的

不平等。第一，为了打破法律不平等，就要求女性进入公共事业中去。因为在私有制家庭中，家务劳动

是私人的事情，是免费的，女性不能通过家务劳动获得经济上的支持。第二，针对“家务劳动是私人的

事情”，可以通过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为其重新赋予价值，为愿意在家庭中进行劳动的女性提供报酬，

以使家庭中的女性不再在经济上依附于男性家长。在私有制社会中并不对家务劳动进行付费，这一部分

报酬的由来就需要通过发展生产力实现。由此，“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1]，和“要把私

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1]。这两种可能都要依靠生产力的发展，只有把旧的分工淘汰掉，

女性才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劳动领域，不再受到除了自身意愿以外的其他事物影响。 

4. 恩格斯女性解放思想的当代价值 

现代女性所面临的困境整体上可以描述为：她们需要在公共的社会劳动和私人的家务劳动之间做出

选择——“如果她们仍然履行自己对家庭中的私人事务的义务，那么她们仍然会被排除于公共的生产之

外，而不能有什么收入了；如果她们愿意参加公共的劳动而有独立的收入，那么，就不能履行家庭中的

义务了。”[1]或者她们不想失去其中任何一个，就必须忍受来自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压迫。 
在社会劳动中，女性要忍受男女之间同工不同酬，社会歧视女性员工，用人单位偏好男性员工等一

系列的不平等现象。它们出现的原因在于社会分工是一种“有利于父权社会继续维持代表男子根本利益

的性别分工格局”[4]。社会不断提高女性参与公共劳动的成本和门槛，逼迫这些女性回归到家庭中去。

然而，在现代的公共劳动中，就业市场关于抽象劳动的概括既是虚假的又是错误的。按照天赋将男女限

制在特定的工作场所内，这种分工的影响力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因为个人在职业上表现出的天赋也

只是职业训练强化的结果。换句话说，现代的工作天赋不是分工的原因而是分工的结果。因此，当女性

整体表现出不适合某项工作时，不是因为自身没有天赋，而是受限于社会分工，没有选择该项工作的机

会。 
在家庭劳动的方面，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主要在于劳动时长模糊和家务劳动无价值两个方面。在劳动

时长上，参与家庭劳动的女性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下班时间，这意味着她们没有一个具体的劳动时间，在

下班时间之前，她们需要付出劳动，在此之后她们就不再需要从事之前的工作内容。劳动时长的模糊，

变相延长了其中一部分女性的劳动时间。在家务劳动无价值方面，家庭女性免费为自己的家庭提供劳动

力的做法，造成了社会认为她们的劳动是没有价值的刻板印象，甚至她们也这样认为。当她们向私有制

家庭中的男性家长索取生活资料时，总是会抱有莫名的愧疚心理，这逼迫原本参与家务劳动的妇女愈发

想要参与社会劳动，但参加社会劳动的女性情况也不容乐观。对此，恩格斯提倡家务劳动价值的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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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女性的解放“力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融化在公共的事业中”[1]，主张推动意识领域方面的改

变，破除公私领域之间的界限，强调家务劳动价值的回归，以达到家务劳动女性的解放。 
来自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压迫就像不同的车在十字路口所留下的痕迹一样，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程

度上的差别，更不能对其进行一个等级上的划分，不同压迫之间是无法分割、相互构建的。在这一观点

下，将女性在家庭中所受压迫与社会中所受压迫相比的做法是有失偏颇的，可以认为女性遭受来自社会

与家庭的双重压迫，但决不能说女性所遭受的家庭压迫比社会压迫更加紧急，需要首先得到解决，或者

说，社会压迫对于女性影响更加严重，所以女性应该选择回到家庭。两种压迫之间不存在轻重缓急成程

度上的区分，因此，本文认为不能将恩格斯女性解放思想曲解为所有女性都应当抛弃家庭，并且，家务

劳动也不能成为女性走向公共领域的阻碍。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现代部分女性遭受着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迫。虽然我国步入了全面小康社

会，但依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就要求我们需要持续发展生产力。在这一过程中的女性，得益

于我国的法律政策，女性与男性有着相等的法律地位。然而，在双薪家庭中，女性不仅需要同男性一样

参与社会劳动，还被要求承担除社会劳动之外的、额外的家务劳动。针对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改

善现代女性问题：家庭成员内部责任的重新划分以及公共领域的支持。 
关于家庭成员内部责任的重新划分：第一、加强文艺作品和教育的引导作用。伦理与教育需要向社

会澄明，关于家庭劳动分工，旧的、按照天赋的分工已经不适配当前的家庭了。现代人应当被教育家务

劳动不应只属于一方，而是家庭成员共同承担，男性与女性同样需要承担家务劳动。第二、家务补偿费

用。双方父母即使会帮双薪家庭承担部分劳动，但双薪家庭对于代际支持的做法也会产生观念上的分歧。

若无法求助家政服务，为激励双方共同承担家务，一方(承担家务劳动少的)可以支付另一方一定的补偿费

用。第三、推动全屋智能的科技发展和普及。科技的发展已经使得部分家庭步入了智能化家居的生活，

扫地机器人、洗烘一体机、洗碗机等科技的应用，承担了部分劳动。研究表明：“城市青年承担的家务

劳动越多，其婚姻质量就越低”[5]，科技的发展不仅可以重构劳动结构，还可以维系家庭婚姻的稳定。 
关于公共领域的支持：第一、法律的完善。政策需要重点强调，除特殊职业外，用人单位不得以性

别为理由，隐性限制女性的就业机会、录取资格并推动同工同酬，降低投诉成本，加大对不良企业的惩

罚力度，公民监督工会执法，做到执法有效、执法透明；强制男女拥有相同的育儿假时长以解决女性由

于生育问题所遭受歧视的问题。第二、企业的支持。推动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例如，胖东来作为一家

坚持“以人为本”的大型商超，坚持倡导“公平”，它确保女性享有与男性相同的晋升机遇；实行弹性

工作制，研究表明“弹性工作制为缓解劳动者负面感知、强化工作满意度、增进幸福感提供了有力帮助”

[6]，不仅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而且便于男女共同履行照顾家庭成员的责任，以打消企业在录用女性员工

时需要考虑女性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的顾虑。 
目前我国正处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这意味着我们对生产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进一

步释放生产力和劳动力需要进一步考察。 

5. 结语 

虽然部分学者认为恩格斯在《起源》中关于女性解放的论述缺少一种区别与男性的、独属于女性的

性别视角，但恩格斯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女性解放的努力方向。这一方向不同与其他女性主义，更加具

有现实意义。激进女性主义主张借助科技的力量发动一场波及全人类的生理革命，与此相比，恩格斯的

女性解放思想更加符合人的伦理，人身体的主权应当属于自己，而不是某种理论或者主张。赛博女性主

义建议所有人脱碳入硅，进入赛博格世界。因为在赛博格世界中，“性别”不再专属于一类人，它将具

有流变性。但，女性所受的压迫根源不仅仅只有来自性别还有其他方面的。恩格斯的女性解放思想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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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现实世界，总的把握了女性问题。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应当重新夺回自己的话语权利，却无法回

答意识形态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一味强调话语领域的胜利对于社会变革并没有实际的帮助。因此，

恩格斯在《起源》中对于女性问题的思考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2023 年 10 月 30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在中南海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重

要讲话中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需要全体人民团结奋斗，妇女的

作用不可替代。”[7]这证明，为逐梦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我们需要贡献出自己的女性力量。女性群体

占地球人数将近一半，数量如此庞大的一个群体，其内部一定是复杂的，存在着种族、国家、肤色、阶

级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提醒了我们女性的解放道路是漫长、曲折且艰辛的，但即使如此，还是应当

对女性解放抱有一定的信心。因为女性的解放是全人类解放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共产社会是不可能越过

女性解放就能实现人类解放，它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目标的必经之路。新的历史阶段要求持续

发展生产力，这就要求更多的人参加社会劳动，劳动工具和劳动力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更新。目前，我国

女性人口达 7 亿之多，这就意味着我国社会劳动力必须包括女性。只有更新的生产力才具有将旧的社会

分工淘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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